
一

河北省曲周县——这个地名，有些人或

许感到陌生。

科技小院——这个名字，却被越来越多

人知晓。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曲周县

探索成立科技小院。但中国农业大学和曲

周县“结缘”，却在更早之前……

曲周县地处河北省南部，这里是黄淮海

平原盐碱化的典型。上世纪七十年代，围绕

地下水的开发和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一场

“科学会战”打响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

农业大学）派出石元春、辛德惠等专家组成

的盐碱土改良研究组，住进了该县盐碱程度

最严重的张庄村。专家们常年吃住在农家

小院，没日没夜地实地勘验，经过大量调研，

获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

2004 年 春 节 期 间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张 福

锁教授探望老校长石元春。交谈间，石元

春院士说：“你这个年龄，和我下曲周的时

候差不多。”

仿佛是被这一番话牵引着，2006 年春节

过后，张福锁教授的团队来到曲周。

曲周县委、县政府专门提供土地，作为

中国农大试验田。专家们围绕粮食增产、保

护环境、节约资源、改善品质、提高收入五个

方面，布置了一系列瞄准华北地区未来农业

高水平发展的试验。

大批教授和研究生，从北京实验室搬到

了曲周试验田。

几度寒暑，张福锁团队在这里收获了丰

硕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

了：虽然成果丰硕，但只是在实验站和试验

田。一旦走到农民地里，一切还是原样，产

量比试验田降低 30%左右。

2009 年 5 月，张福锁团队再次来到曲周

县。经过反复研究，县校双方决定共同启动

白寨乡万亩小麦、玉米高产高效“双高”示范

基地建设。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张福锁团队没

有接受当地成方连片的良田，而是选择了分

属不同家庭的普通农田。

如果仍然选用整块大田，那不等于还是

试验田吗？试验田再成功，也不能解决现实

问题。

然 而 ，这 些 大 大 小 小 的 地 块 ，归 属 不

同家庭。种什么？怎么种？怎么管？乡亲

们各有各的想法。

第一步就是统一思想。这就需要与农

民面对面沟通。

5 月份，正是农忙季节。早晨 8 点半，专

家们从实验站开车前往城南的现场，赶到

时 已 是 9 点 半 ，大 田 里 竟 然 一 个 农 民 也 没

有。原来，夏天里，农民习惯早起干活，4 点

多钟下地。 9 点半左右，气温上升，便收工

回家。

原来想着印一张纸，广播一下，或者开

一个群众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根

本不行。

二

李晓林，留学归来，博士学位，时为中国

农大二级教授。他想，当年石先生、辛先生

等老一辈治碱时，虽然条件艰苦，却事事顺

利，为什么？就是因为吃住在农家，与农民

打成一片。如果咱们也在现场安家落户，不

也一样可以吗？况且，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

多了。

这个想法，立即得到白寨乡政府支持，

马上在白寨村协调出了一个闲置的农家小

院。简单收拾一下后，李晓林、张宏彦和王

冲三位老师就住进去了。

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

乡亲们十分惊奇：“你们还真要和我们

一起种地？”

看 到 老 乡 们 在 门 口 驻 足 ，专 家 们 忙 打

招呼，欢迎进来。进门后，倒上茶水，切开

西瓜。

一来二去，人熟了，心近了，话匣子打

开了。

群众认可了，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

“双高”示范基地第一季要种玉米。

过去，乡亲们图便宜，购买常规品种，播

种量很大，出苗后还需要间苗。现在，专家

们推广优良品种，普及单粒精量播种技术，

不浪费一粒种子，也不用间苗。管理期间，

更是施行全流程配方施肥。

几 位 老 师 还 有 教 课 任 务 ，不 能 常 年 驻

村。于是，新招的研究生曹国鑫、雷友就留

在了小院。

曹国鑫从东北农村考取硕士研究生，本

想在北京学习两年，没想到竟然跑到了距离

北 京 400 多 公 里 的 农 村 ，但 不 久 也 就 习 惯

了。半个月时间，他和雷友都晒得黑黢黢，

变成了农民模样。

玉米苗长出来了，绿油油，很喜人。不

成想，一场暴风雨，高大粗壮的玉米都倒伏

在地。半夜里，两个学生哭着打来电话：这

是新品种，没有经验，倒了要不要扶？

接到电话后，李晓林马上与制种专家和

当地农业局技术员会诊。结果是，玉米还没

有抽穗，不用扶。果然，几天后，玉米又恢复

了原样。

收玉米时，专家们又要求老乡们改变习

惯，延迟采收。最后测产，不仅产量增加了

16.7%，亩成本还降低了 100 多元。

第二季要种小麦。

如 何 提 高 产 量 ？ 调 查 后 发 现 ，所 有 土

地已经多年没有深耕了，底层土越来越硬，

根系不易深扎。但包产到户之后，农户们

都是分散浅种，深耕的大机器早已不见踪

影。即便有了机器也不行，土地零散，分片

深耕不仅进度慢，每块地头还会出现一道

深深的犁沟。

师生和村干部们一起坐下来研究，终于

想出来一个办法：群众分头施肥，统一耕地、

播种、田间管理，成熟后分头采收。这样，大

片土地只有一个犁沟。统一与分头行动相

结合，不仅节省了成本，也保持了大家的积

极性。

一年后，万亩“双高”示范田小麦增产 65
万公斤，玉米增产 110 万公斤。

…………

小院不仅成了师生们的根据地，也是老

乡们串门最多的地方。

曹国鑫的爱人经常给他寄生活和学习

用品，可寄到村里，没有具体地址。于是，大

家就想着给小院起一个名字。

曹国鑫最先想到了老师们，他们可都是

农学界的专家，就叫“专家大院”吧。张宏彦

说，咱们是来推广农业科技的，不如叫“科技

大院”。李晓林说，还是不够低调，不如就叫

“科技小院”吧。

“科技小院，这个名字好！”张福锁一锤

定音。

三

王庄村历史上是重碱区。上世纪七十

年代，该村在县里工作的党员王怀义，回村

任党支部书记，跟着专家治碱。这些年，如

何提高农民收入成为新课题。于是，他三番

五次上门求教中国农大专家。王怀义的儿

子在外地工作，宅院经常空置。他就腾出

来，作为科技小

院，供专家长期

使用。

2011 年 3
月 ，23 岁 的 黄

志 坚 来 到 了 王

庄村。

黄 志 坚 是 广 东 佛 山 人 ，刚 刚 考 上 研 究

生。从南方到北方，生活和气候都有诸多不

适应，但他还是住进小院，开始了与这片陌

生土地的全面融合。

春暖花开，浇小麦返青水是头等大事，

可黄志坚不让浇，也不让施肥。

过去，村民种小麦，习惯浇五水：上冻

水 、返 青 水 、拔 节 水 、扬 花 水 、灌 浆 水 。 黄

志 坚 的 意 见 ，大 部 分 群 众 都 不 采 纳 ，尽 管

春寒料峭，仍是裹着大衣，踩着泥水，把地

浇透。

王怀义组织了几户，硬着头皮没有浇水

施 肥 ，直 到 过 了 清 明 节 ，黄 志 坚 才 通 知 浇

地。少施一次肥、少浇一遍水的小麦，明显

瘦弱，能行吗？这几户人家心里打鼓。

不久，情况出现反转。早浇水施肥的地

块，灌浆时节出现了倒伏；延迟水肥的地块

则小麦整壮、颗粒饱满。收麦时，少浇水施

肥的地块，产量反而上升了。

刚开始，黄志坚说粤普，群众说土话，互

相听不懂。他就把技术要领写下来，请王怀

义用大喇叭广播。不久，人熟了，双方都能

听懂了，黄志坚就把大喇叭从村办公室搬到

了科技小院，利用晚上和吃饭时间讲解科技

知识。在田间地头，他还制作了展板，让群

众无论到哪里，都能听到、看到新的、实用的

生产技术。

半年后，黄志坚与全村人都成了朋友。

后来，因为学习和生活需要，黄志坚离

开了王庄村。但这个科技小院还在，而且越

来越红火。农大师生们不但推广了水肥后

移技术，还为每一块土地进行营养状况“体

检”，根据种植作物的需求调配施肥，让农作

物更好地成长。

大河道乡后老营村，是一个西瓜种植专

业村。但由于连年种植，重茬严重，导致产

量降低、品质下滑。在村党支部书记的请求

下，李晓林的研究生黄成东和李宝深住进了

小村。

他 们 住 下 后 ，开 始 深 入 研 究 西 瓜 重 茬

原理，分析土壤营养结构。春天，两个研究

生在小院里搭起一个塑料棚，种植黑籽南

瓜 和 西 瓜 。 待 两 种 瓜 苗 都 长 出 几 个 叶 片

后，剪去南瓜茎叶，将西瓜苗嫁接上去。很

快，两者浑然一体。但大部分乡亲对这样

的“花招”不以为意：“南瓜根上种西瓜？没

听说过！”

夏季到了，西瓜成熟。两相对比，差距

巨大——按照小院技术种出来的西瓜，个大

瓤红，甜度更上一层楼。

这一下子，乡亲们都惊叹了，服气了。

接着，他们又对群众探索出的“小麦+西

瓜+玉米”间作套种模式进行改良。改良后

的套种模式，可以在不影响小麦和玉米产量

的情况下，多收一季西瓜。后老营村和周边

村，西瓜种植迅速发展到 1.5 万多亩。

前衙村种植葡萄 40 多年了，虽然种植

时间长，但一直是传统管理，产量不高，葡

萄 园 经 常 出 现 烂 果 、裂 果 、大 小 粒 不 均 匀

等 现 象 。 2018 年 3 月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2017
级 硕 士 研 究 生 王 晓 奕 住 进 了 该 村 的 科 技

小院。

王 晓 奕 自 筹 2000 元 ，承 包 了 村 民 1.3
亩葡萄园。每天清晨，王晓奕都会骑着电

动 三 轮 车 ，到 葡 萄 园 里 劳 作 ，研 究 葡 萄 生

长 各 个 时 期 的 管 理 需 要 、营 养 需 求 、病 虫

害防治。

“春天风特别刺骨，干一会儿又开始出

汗，衣服怎么穿都不对；夏天热，钻进不透

风的葡萄园里抹芽、疏果疏粒、套袋……套

50 个袋，浑身就湿透了。”王晓奕在日志中

写道。

早晨 5 点，开始干活；9 点，阳光强烈了，

就回去整理种植中遇到的问题，形成文本，

还要查文献、请教老师；下午 4 点以后，又要

回到地里劳作。晚上，继续研究资料，写日

志，向老师汇报。

一年之后，一整套技术成熟了，还探索

出水肥一体化在小农户地块上使用的可行

性，葡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保证。

2022 年 2 月，硕士研究生张桂花入驻前

衙科技小院。由于上一年遭遇大雨，葡萄歉

收。张桂花发现，村里大部分是树龄大、经

济效益低的品种，她决心借此时机，带领村

民种植附加值高的新品种。

张桂花和师兄一起前往辽宁营口、河北

邢台等地，学习阳光玫瑰种植技术，从浇水

施肥，到剪枝插枝、抹芽疏果……每一步注

意事项都记下来，拍成视频，教给种植户。

当年，引进的阳光玫瑰，平均每亩增收万元

以上。

他们对村里的土壤进行样本采集、检测

分析，根据土壤特征为种植葡萄的农户提供

技术支持。同时，还尝试引进了“蓝宝石”

“红巴拉多”等葡萄新品种……

四

依托中国农业大学这个平台，师生们把

国内外农业生产的最新信息和技术，持续引

进曲周。

他们提出的“三密一疏”小麦耕作模式，

配合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技术，使小麦亩均增

产 50 公斤；通过无人机红外线检测，了解不

同地块的营养情况；联合村民创办了多个配

肥中心，一粒粒复合肥像一个个黑色药丸

子，为土地“包治百病”；还大力推广耐密高

产优良品种应用技术、增密晚收高产栽培技

术、秸秆还田和土壤培肥技术……

几年来，科技小院先后创新集成技术 16
项，引进新型农业机械 13 种，基本实现粮食

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全新的理念，从方方面

面改变着农民传统的生产习惯和方式。

科技小院，也是一种集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最初，中国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的硕士

研究生学习时间是两年。在课堂上学习半

年，在科技小院待一年零两个月，再用几个

月写论文、找工作。但是这样时间短，达不

到预期目标。于是，学期调整为三年。

这样，研究生入学，理论学习半年之后，

在导师指导下，在科技小院里边学习边实

践，与农民生活在一起，面对现实问题，解决

现实问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时光荏苒。从合作治碱到共建科技小

院，转眼间，中国农大与曲周的校地合作已

经 50 年了。

曲周科技小院成功后，中国农大又先后

在吉林梨树县、黑龙江建三江垦区等地建设

科技小院，研究玉米、小麦和水稻的高产、高

效 推 广 问 题 ，在 广 东 徐 闻 县 建 设“ 菠 萝 小

院”，在广西隆安县建设“香蕉小院”……目

前，中国农大已在 24 个省区市的 91 个县市

区旗建立了 139 个科技小院。

2022 年，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

联合发文，决定推广科技小院研究生培养模

式，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科技和农业，校园和乡村，相互携手，双

向奔赴，正在大地上孕育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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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家家有，甘蔗处处

栽。”这是丰子恺来四川内江

时 写 下 的 诗 句 。 短 短 的 诗

句，流出来的全是内江的甜。

内江，是一座因“甜”而

闻名的城。在唐代，内江就

开始用蜂蜜浸渍果品，制成

色 泽 诱 人 、果 味 浓 郁 的 蜜

果 。 清 中 后 期 ，“ 遍 地 是 甘

蔗，五里一糖坊”的盛况，让

内江成为著名的糖业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内江糖业迎

来快速发展。

我 出 生 在 内 江 一 个 叫

响石的小镇。儿时的我，对

“ 甜 ”的 记 忆 就 是 甜 甜 的 甘

蔗、甜甜的糯米饭。每到过

年前的几天，小镇上到处都

是 吆 喝“ 买 甘 蔗 ，又 脆 又 甜

的 甘 蔗 ”的 叫 卖 声 ，而 父 亲

总 会 买 回 来 两 捆 甘 蔗 给 孩

子们吃。在吆喝声中，“年”

终 于 到 了 。 大 年 夜 的 饭 桌

上 ，有 孩 子 们 最 爱 的 糯 米

饭，糯米饭上铺着一颗颗亮

晶晶的樱桃蜜饯，我总是忍

不住抓起一颗塞到嘴里，甜

蜜 的 果 香 瞬 间 盈 满 口 腔 。

父亲说，只有内江才做得出

这 样 好 看 又 好 吃 的 蜜 饯 。

这 是 我 对 内 江 的“ 甜 ”最 初

的记忆。

长大后，我来到内江市区工作。我工作的地方在邱家

嘴，那里曾是城乡接合部。单位门口的小土路一到下雨天

就成了泥巴路。而每到天黑，我就不敢出门，因为路上没有

路灯。

周末，我喜欢和朋友们到河坝街一带游玩。那时，城区的

公共汽车很少，我们只好步行前往。河坝街上还保留着一些

用竹篾片搭建起来的居民房。由于地势低矮，靠近江边，一遇

洪水，最先受灾的就是这些房子。不过，走过河坝街，通过浮

桥过江，爬上西林山，登上太白楼，眼前的景色立马开阔起来，

一派“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的景象。

我邀请成都的同学来内江游玩，可同学对我说：“内江太

远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成渝高速公路还没建

成通车，内江的水上交通也很不发达，城区一度只有一座大家

喊作“老沱桥”的浮桥。浮桥建在木制的渡船上，渡船与渡船

之间用大木料、铁丝、绳子捆绑排列。浮桥横卧江上，行人商

贾、挑菜背篼的农户皆由此过江。如今，它早已被一座座新桥

代替。

转眼间，我在内江已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现在，我依然

喜欢在城区游逛，不过再不用步行了，而是开上了私家车。周

末，我喜欢自驾，来一个“甜城一日游”。刚开始，我几乎到市

区的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借助导航，不然我真的会迷路——城

市的发展变化太大了。成渝高速通车后，我工作过的邱家嘴

一带成了高速公路市中区入口；一到涨水季节就易被水淹的

河坝街早已高楼林立；新修的甜城湖不仅成为海鸥、鱼儿的家

园，也成了市民和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地；老沱桥重新改建，西

林大桥、桐梓坝大桥、花园滩大桥、沱江大桥等一座座大桥跨

江而起……摇下车窗，清新的空气里有股甜丝丝的味道，这是

这座“甜城”特有的味道。

我不再害怕天黑，当流光溢彩的灯火在沱江两岸闪耀，我

和远方来的朋友坐在江边，品茶聊天，桌上摆满内江蜜饯。我

向朋友兴奋地讲起内江这些年的变化，朋友打趣道：“看你自

豪的样子，真是深爱这里。”我哈哈大笑：“是啊，我掉到蜜坛子

里了，太甜！”

热爱写作的我从未停下脚步，从乡村到城区，以一个普通

市民的身份、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去观察、欣赏我的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基础配套设施完善……这个

叫做“甜城”的地方，生活的温度和甜蜜度不断提升。内江在

用另一种方式传承、酿造着它的“甜”。

“甜味”食品、“甜味”旅游、“甜味”公园、“甜味”展会，内江

的“甜文化”不断被激活。在内江，不仅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

的甜味食品，还可来一番甜味之旅，体验甘蔗采摘、古法制糖，

了解糖的“前世今生”。今年 6 月，内江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授予“中国甜食之都”称号，内江不仅是一座“味道甜”的美食

之城，更是一座“生活甜”的幸福之城。

甜，既是味觉的感受，也是幸福安宁的符号。我离不开内

江，离不开这个叫做“甜城”的地方。

酿
﹃
甜
﹄
的
内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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